
有可能 

到顺德的一个地盘，替友人的售楼开幕式剪彩。一路上，看到很多花圃，不但卖花，连

树也卖，棕榈密密麻麻。  

到了陈村附近，这些花圃愈来愈多，所卖的树也愈来愈巨大。  

我忍不住了，请司机停车。走进花圃，问老板在不在？一个样子像工人的工人，指着另

一个工人：「他就是。」  

「这些树多少钱一株？」我问。 

花圃主人说：「那要看是甚么树，有多大，和看包不包种活。」  

「还有保证的吗？」  

「当然啰。死了不必我们负责的话，可以打个对折。」  

「像这一株呢？」我看到开满白兰的树。  

「哦，那才七八年，千多两千块吧？」  

看到树干两人合抱的榕树：「是不是你们这里最大的？」  

「唔，这一株六十年了。」  

「哗，」我叫了出来：「那要卖多少？」  

「三万多人民币。」  

一株六十年的树才卖这个价钱？简直是疯了，怎么有可能那么便宜！  

「那么多的树，从哪里弄来的？」我问。  

他轻描淡写：「开发耕地盖房子呀！起高尔夫球场呀！要多少有多少！」  

「那么大的树怎么搬？」  

「把树枝斩了，用货车运来。」  

我看到那些树，像断臂的壮士，忽然悲从中来。指 那些数之不清的白兰，问道：「可

不可以运到香港？」  

「我们出口没有问题，进口由你们自己申请。」花圃主人说。  

花个十亿八亿，把国内的白兰运到香港，种满路边，好像是有可能的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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